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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巴且氏族内分四个亚氏族分衍情况

阿海是巴且、洛木、朱尔、热柯等黑彝氏族的共祖。阿海

补尔是巴且氏族之祖。从补尔 阿依阿抵 孜古

吉石的六代中，都是独儿子搓品 ，没有分支。在这六代

中，阿依搓品最出名，他是一位富裕的氏族头人。阿依搓品先

娶了一位土司之女为妻，无子撑门。故又娶了一位黑彝马氏

（“马”是译音）之女 阿诗木呷为妻，生有一子叫吉石。

吉石娶了一位土司阿卓氏族之女 阿 年卓莫阿妮为妻。

民主改革之前，巴且氏族所属曲诺阿呷氏族，就是阿卓莫阿妮

带来的一个奴隶之后裔。吉石有四个儿子，长子叫比克，次子

叫约沙，三子叫约莫，幼子叫阿木。这便是巴且氏族的四个亚

氏族之祖。在其它黑彝氏族中，各亚氏族的地位不等，而我们

巴且氏族可不是这样的。这四支亚氏族从地位上是平等的，任

何一支不得歧视另一支，故说：“马有四蹄，一蹄不小、一蹄

不大；吉石有四子，一家不大，一家不小。”

（一）巴且氏族比克亚氏族

补尔巴且氏族之祖 、阿抵、孜古、阿依、冲拼五代居

于今昭觉县周围的木获山一带；吉石、比克两代迁居今昭觉县

比尔区一带。吉石的长子比克娶了一位土司依火氏族之女

依火铁久莫阿尔为妻；解放后民主改革前，巴且氏族比克亚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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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所属白彝依火，阿都、阿来等氏族，便是依火铁久莫阿尔带

来的奴隶之后裔。她生下两个儿子，长子叫博布，次子叫吉

章。两个儿子还没有长大，她就去世了。后来比克又娶了一位

土司马布零氏族女为妻，生有一子，名叫茨布。

相传，比克的后妻是个贪婪心毒的人。平常她与她的亲生

儿子吃好的，而比克前妻的两个儿子博布、吉章二人吃孬的。

有一天，博布、吉章二兄弟放猪回来时，后妈对他俩说

“今日杀了一只鸡，快到柜子里去拿来吃。”两人打开柜子，

见是满满一钵鸡肉汤。博布高兴得伸手要吃，而吉章是一个聪

明的小孩，他想，后妈平常虐待他俩，为何今天一反常态，对

他俩这么好呢？他觉得有些不对头，便叫哥哥博布不忙吃。他

俩叫来了平日对他俩很好的呷西老大爷。呷西也觉得奇怪。他

便拿了一根象牙筷子在鸡肉汤里搅了两圈，鸡肉汤顿时起泡，

他又试着拿了一块鸡肉给狗吃，狗当场就被毒死了。

比克是一个没有什么本事的人，他的后妻这样对待他前妻

的两个 他还是仍然把后妻留下当家。儿子，

后来，博布、吉章二人都长大成人了，这与呷西老大爷的

照料是分不开的。

博布、吉章、茨布这一世代，居于巴且节姑 昭觉比尔

区一带。其后裔迁居四方，具体如下：

比克 阿 克博布 尔工一支里， 如 尔尔工

约曲 使户 徐比 尾古 伍尼哈 机一支，

从尾古一代迁往今喜德县拉克区深沟乡居住至今。这支中，尼

哈最出名，是巴且氏族首领；还有尔工 阿克 如尔

约曲 使户 拉斤 吉克 依拉 木土 一瓦若

支从拉斤一代迁居喜德拉克，到瓦若一代又迁居喜德深沟。这

支的吉克是与上述尼哈一同出名，威性不相上下的同一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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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工的其它众多支系都巴且氏族首领；除这两支外，博布

居于昭觉县木获山一带。

博布有二子，尔工便是长子。尔工这支，居于昭觉的与阿

硕、瓦札、马、洛木、罗洪、果基等黑彝氏族通婚。迁居喜德

拉克的拉斤、尾古两支与罗洪、瓦札、苏呷、惹依、果基、洛

木通婚。尔工这支，在解放初期有“苏依”即氏族首领：巴且

索布、巴且达尼哈、巴且拉土尾古 吉克、巴且尔红 爷

阿果、巴且长莫等若干人，他们个人简况如下：

尼哈、拉土 吉克尾古 两家住在喜德拉克时，两家都很富

有。从他俩家所占有的娃子即奴隶、牧畜来说，是喜德的其他黑

彝氏族都比不上的。长近二十里，宽十余里的拉克坝子里的田地

均属他俩家。再加上私下做点象鸦片烟之类的生意，故在经济

上，在当时是不可一世的。以至在民主改革时，拉土吉克家用

尼哈家用五匹马，把几十年积三匹马，尾古 累下来的白银驮

到山里埋掉，至今还无人找到。他俩为何这样的富呢？其原因

是，他俩与邓秀廷的关系很好，一直过着和平安宁的生活。在

汉区解放时，邓秀廷的侄子木千巴迁之小妻逃到尾古 尼哈家避

难，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吃住全由尼哈家供给。随着经济的富

有，他俩人在氏族乃至整个地方的人们中的威信逐渐提高，最

后成为赫赫有名的巴且氏族首领。在民主改革时，巴且尾古

尼哈在喜德县政府任职，到 年去世，终年六十二岁。其后

裔居喜德拉克。巴且拉土 吉克在民改时就去世，终年五十四

岁。其后裔迁居喜德深沟。

索布一家世居昭觉木获巴且尔红 山一带，木获山一带是

巴且氏族长期聚居之地。在此地，巴且氏族势力很强。在本世

纪三十年代末，巴且氏族与昭觉地方国民党政府矛盾日增。到

年秋，木获山一带的巴且氏族攻打国民党昭觉县政府。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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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年去世，终年七索布就是谋划者之一。他在 十三岁。

其后 阿果是昭觉巴且氏族的首裔迁居木获山一带。巴且达爷

领，也是昭觉巴且的富翁之一。现昭觉县府有些土地从前是属

于他家的，民主改革时，政府用白银向他妻儿购买了这些土

地，巴且长莫，现系昭觉县政协委员，年近八十，记忆力尚好。

他是以记背系谱而出名的氏族首领，他不仅能背诵出巴且氏族

的系谱，而且还能背诵整个曲涅部落的系谱。

博布次子吉足一支，是巴且瓦札战争中巴且一方的主力。

战败后，四处迁居。所以， 吉足分散居住。博布 芝葛

吉红 丁底一支迁居 机红喜德深沟。吉红 轰机

一支迁居越西中 机红所区南箐乡。吉红 升曲一支迁居

冕宁后山。吉足 尼尔工 洛 吾尼一支迁居喜德拉

克，吉足这小支氏族中，只有这家没有参加巴且瓦札战争，从

吾尼 丁底一代就迁到此地。吉足 尔工 尼洛 洛

布 户坚一支迁居喜德深沟，尼洛 洛布 伟工 阿

付一支迁居昭觉木获山。尔 尼洛工 阿苏 伟冈一支

迁居木获山。尔 阿苏工 尼洛 瓦角，从瓦角一代迁

居盐源（县城城郊）。这支小氏族中，迁居昭觉的与阿硕、瓦

札、马、罗洪黑彝氏族通婚；迁居喜德的与苏呷、惹依、果

基、罗洪等黑彝氏族通婚；迁居盐源的与罗洪、洛木等黑彝氏

族通婚。

博布吉足这支，在巴且瓦札战争结束前，都居于“巴且节

姑”。在巴且瓦札战争之前，大部份都很富裕。但在战争期

间，许多牧畜被瓦札赶走或自己用来交换枪枝弹药及宰杀。战

争结束时，所剩无几。再一，土地无人耕种，或很少耕种。因

为，男人们拿起武器去打仗，而女人们不敢在白天去劳动，害

怕被逮去做人质。所以，这支小氏族的人家，经过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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挎”式的全部都很贫穷。但在战争中，涌现出许多 “苏

依”，即打仗勇敢而成为氏族首领的英雄。这些人是：巴且吉

他 尔合、巴且爷加、巴且尔尔 作哈、巴且作哈 比尔，巴

且根图 莫沙等。他们个人简况在本文“巴且氏族战争史”一

节里述之。

吉石 比克之次子吉章一支，分衍八支：长子吉华、次子阿

隶、三子翁邱、四子阿尔、五子巴各、六子谱车、七子约介、

八子由于绝嗣，无人知道其名。吉章这支从吉华一代相继从

“巴且节姑”迁居木获山一带。只有一小部定居“巴且节姑”，

这小部参与巴且瓦札战争，战败后随博布吉足的阿苏瓦角一支

迁居盐源。居木获山者，与阿硕、马、瓦札结亲；居盐源者，与

罗洪、洛木结亲。居木获山一带的，在民主改革前有好几家富

有，也有许多有名 （现的氏族苏依。如：巴且克其、巴且伍沙

年政府用白昭觉县政府所在地昔日是他家的， 银购去）、

巴且木呷，巴且威爷（昭觉县最富的一家）、巴且科哈、巴且

色都（他们的土地都 年被政府用白银购去）。在

博布之幼子茨布一支见后（本章“本小氏族及个人家世”

一节）。

（二）巴且氏族约沙亚氏族

吉石次子约沙一支住色则拉达即现越西县中所区一带，故

云“分出吉石约沙、住色则拉达”。意思是说，从约沙一代就

分支居于越 阿西中所一带了。在民国初期，吉石 约沙

阿嘎的斤 曲拉声足一支迁居喜德深沟则古村（后来，曲拉



第 6 页

声足之后裔，返迁越西原住地）。其余大部迁居越西中所。吉石

约沙这支与果基、罗洪、阿侯、苏呷、惹依等黑彝氏族通婚。

现在，除盐源的巴且汉姓岳而外，其余各地的巴且都随汉

姓张。这是从作都依达一代开始的，他的系谱是：

阿 比足吉石 约沙 斤 翁尔嘎 格英

则 足邱 作都 依达。

依达（清朝末年人）精通汉语，与越西县城的一家姓张的

汉族相结识。逐渐有了深厚的感情（友谊），于是，他便拜张老

人为干爹，他也就成为张老人的干儿子，名曰“张依达”（此

后，巴且氏族成员都以“张”做为自己的汉姓）。从前他是个

社会上的游子，至此后，他的胆量就更大了。因为，他有了靠

山（张家系地方豪绅）。以后，他依仗张家之势，为所欲为。

经深沟、小相岭，及中所，有一条大马路，是贯穿凉山南

北的重要交通线，路上常有马队来往。有一次，一队人马，运

送一批金银路过这里。消息一传开，瓦札、罗洪两家各带三十

多汉子，前去抢劫。张依达也带了十余人前往。这三支队伍的

头人们，在小相岭丫口上集会相约：三支队伍，哪支抢到，算

哪支的，不准互相侵占、互相干扰。会后，张依达对瓦札、罗

洪两支头人说：“你们人多，我们人少，战利品定是你们的，

”罗洪、瓦札的你们可大显身手。我们只能在后面观战啰。 两

支队伍埋伏在前两道上，巴且的队伍埋伏在最后一道上。没等

多久，运货的马队来了。只见前有一排卫兵，手持长枪扬长而

来，后面紧跟着二十多匹马，全驮有货物。罗洪、瓦札两支队

伍先后开了火，不久，罗洪、瓦札两支队伍抵挡不住，相继败

退下来。这时，马队放心地向巴且队伍的埋伏圈走来。待走近

时，张依达一声呐喊，十几个汉子同时向马队开枪。马队猝不

及防，当场被击毙大半，其余人马被俘虏（这些俘虏后被他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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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其他巴且氏族当奴隶）。张依达抢走了全部货物（货物有许

多是黄金白银）。从此以后，张依达不愿意娶妻，而经常组织

人马，到处抢劫。有一次，他抢了一家汉人，触犯了越西城里

的豪绅，由于当时张老大爷已去世，汉人们组织了兵丁，向他

家攻来。他急急忙忙带着十余人逃到山上（小相岭北部），汉兵

也紧追不放。他逃得无路可走时，想了一条妙计。在一个山包

上，他领着那十余人在山包上绕圈子，这样连续不断地绕，汉

兵以为有很多人，便被吓退了。

后来，在一次抢劫中，他又触犯了木迪黑彝氏族 。有一天

上街时，他被木迪氏族的人暗杀了。张依达死时，无妻无子。

加之越西的汉人对他恨之入骨，便支解了他的尸体，还用他的

血搅在泥里塑了一个像以泄胸中之气。这像立在越西县城郊。

后来，巴且氏族认为这像象征着绝子断孙，在民国末年把它毁

了。

越西中所一带，住着普米族和汉族，也有少量一些的彝

族。后来普米族向西迁居。约沙这一支便迁居普米族住地，与

汉人杂居。现有一小部份氏族后裔已几乎不懂彝语了，但仍然

沿袭着彝人习俗。在民国初年，曾有一位巴且跟着汉人，住在

重庆（后卒于重庆）。由于约沙这一支常与汉人打交道，受汉

人之影响，在解放后，有不少人参加了革命。如：现任凉山州

委宣传部副部长巴且瓦体之父、现任凉山州文化局局长巴且作

哈之父（曾任越西县县长，在文化大革命中遇难）均属政协委

员，搞统战工作。居于喜德深沟乡的比尼之子阿康莫也是受

人尊敬的巴且“苏依”，在民主改革时，被选为喜德县人民代

表 ，并兼任深沟乡乡长 。这样的人还有许多 ，在此不一一例

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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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巴且氏族约莫亚氏族

吉石三子约莫一支从约拼一代迁居星夺拉达即喜德拉克乡

一带，故云“分出吉石约莫 居于星夺拉达”。从吉石分衍出

来的四支中，这支人口最少，一共只有四户人家，十五口人。

现两家人住喜德县拉克乡，另外两家人已迁居冕宁石龙乡。这

支主要与罗洪、瓦札、果基等黑彝氏族通婚。

喜德拉克一带，据说远古时候，是朴苏人居住之地。如今

还有些洞穴，四面都用大石板砌成，穴高不足一人或高于一人

不等。有人说，这是他们的住房；也有人说，这是他们的墓

穴。

关于朴苏人，有这样一个故事。相传，朴苏人九个月当一

日，九个月当一夜。一次，有一位老头，骑着一匹马儿路过朴

苏人住地时，正当天黑了。于是，他来到朴苏人家要求借宿一

夜。朴苏人对他说：“亲家客人，你在我家吃了饭，就到别人

家去住吧，我们朴苏人一睡就是九个月”。客人说：“没关

系，你们啥时起床，我便啥时起床。”无奈，朴苏人让他住下

来了。可是第二天天亮以后，朴苏人还是长睡不醒。这样连续

过了几天，他便想走。然而，朴苏人的住房是牢固的石洞，他

无法走出去。他吃完了所有的粮食，几个月以后，朴苏人起来

的时候，见那人已经死了，只剩几根白骨。

后来朴苏人消失了。这里又迁来一些民族。如普米等。当

吉石约莫一支迁到此地时，还有几家普米族。以后，他们陆续

迁走。于是，巴且约莫亚氏族，就在此地开垦荒地，发展家业，

一度成为巴且氏族的四个亚氏族中最富的一家。“吉石四子，

最富者数约莫”。到民国初年，由于人口少，家业逐渐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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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巴且氏族阿木亚氏族

吉石幼子阿木，居于比尔拉达即今昭觉县比尔区，云“分

出吉石阿木，住比尔拉达”。在明朝中期，翁曲 拉日一支

迁居喜德深沟，现其后裔仍居此地，翁曲 索迟一支，翁曲

约拼一支的大部份已迁居盐源。翁曲 约拼一支的小部

份和翁曲 尼波一 年曾经参加巴且瓦札战支仍居比尔，

争。其中，不少的小氏族被瓦札灭绝，如：助莫 尔日

哈加 局 拾次者 子哈 比莫日就是其中的一个。

在民主改革前，居于喜德深沟的巴且盘拉，是吉石阿木一

支最著名的“苏依”，他之所以成为著名的“苏依”，不仅因

为他聪明灵俐、能说善道，更重要的是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在

民主改革前，他家占地近百亩，拥有白彝、阿加、呷西近百

人。他本人于民主改革初年病逝。由于他的威信，民主改革

时，他的儿子盘拉依伙进了县政协，至今。

（五）本小氏族的情况

本小氏族属比克亚氏族，是巴且比克之幼子茨布一支的后

裔。从茨布到我，已有九代了。茨布前妻是土司“马布零”氏族

人氏，生有六个儿子，长子叫翁坡，次子叫吉思，三子叫翁者

（就是我们这家），四子叫阿石，五子叫阿助，六子叫布韦，

后三者现已绝嗣；茨布后妻是俄尔黑彝氏族人氏，生有一子名

叫莫坡。莫坡还不满一周岁时，茨布就去世了。茨布去世时，

前妻的六个儿子已经长大了，六兄弟身强力壮，说力有力，说

财有财，便依仗自己的势力，横行霸道。有一天，他们兄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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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走在路上，遇见一位“毕摩”向他们走来，便说：“睡在路

上，看他怎么走”。于是他们趟在路上，挡住了“毕摩”的

去路，却说那位“毕摩”也不肯屈服，从他们身上跳了过去。

一怒之下他们就把“毕摩”杀了。这位“毕摩”是黑彝威尔氏

族人，威尔家知道了这件事后，便招集所有的威尔毕摩，对茨

布子孙念咒。

由于威尔毕摩的念咒，茨布子孙不能在“巴且节姑”立脚

了。大的六个儿子迁到了喜德则莫一带，小的一个即莫坡跟着

其母逃到金阳县南瓦投奔亲戚去了。

当时，金阳南瓦乡住着一家阿来黑彝，主人叫阿来尼姑。

阿来尼姑夫妇，年过六旬，膝下无子女，但家境富裕。茨布后

妻即莫坡之母是阿来尼古的妻子的亲妹妹。由于阿来尼姑家没

子女，便把侄子莫坡当作自己的亲生子。阿来尼姑夫妇去世以

后，他家的财产包括土地、林木、畜牲、白彝、呷西、阿加，

都留给了莫坡。莫坡这支就在金阳住了下来。莫坡之后裔主要

与阿零、马、纳加等黑彝氏族通婚。茨布莫坡这小支，除莫坡

约曲 吉迟一支迁居朴之 吾洛 于云南省昭通地

区外，其余的仍居金阳县南瓦乡。

茨布莫坡四代传人吉迟，一表人材，聪明能干，在氏族内

是位有地位的青年。当时，阿来尼姑（地名，即金阳南瓦乡）

住着一家地位低 隶使氏族。巴且氏族禁止与这家下的黑彝

黑彝通婚。这家有个非常漂亮的女儿，由于吉迟和她常在一起

放羊，天长日久，俩人产生了爱情，有了私通行为。这事不到

一年，就被氏族里的人发现了。氏族的“苏依”多次对吉迟进

行教育，叫他与隶使家女儿断绝关系。但是人们越要把他们分

开，他俩的感情就越深。最后，氏族的头人们只得到吉迟坚毅

的回答：“你们叫我与她分离，除非是死。我已与她海誓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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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愿意同生共死，要是你们把我处死，我也只能依了。但我

只求你们在处死我以前让我见她一面。”氏族头人们看到再也

没有挽回的余地了，便召集氏族所有的成员，商议如何处罚

他。大家认为这件事已败坏氏族的名誉。因此，大多数人建议

处死他。但由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最后，大家只得把他从氏

族里驱出，让他远走高飞。

于是，吉迟带着隶使家姑娘来到了今雷波县瓦岗境内住

下，开垦荒地，开创家业。不久，这个被驱逐出来的小家庭富

裕起来了，他们的后裔，现有一家仍在雷波县瓦岗区，叫尼姑

色古尔，他的妻子系乌沙兹莫氏族人。其余的在清朝乾隆年间

迁居云南永善县去了。到永善这支，有一部份散居昭通，改姓

为“卢”或“罗”，与当地彝、汉族通婚，操汉语，现有人口

约一百五十人。

茨布前妻的六子迁居喜德则莫不久，茨布 阿石，茨布

阿 布韦三支便绝嗣了。茨布助，茨布 吉思，茨布

翁坡，茨布 翁者三支在喜德住了六、七代。居于则莫

时占有大量的土地和白彝、呷西、阿加。那时，饲养的牲畜主

要有绵羊、牛等；主要种植大麦、荞麦、洋芋等农作物。这三

支主要与罗洪、瓦札、果机、朱尔等氏族通婚。

到十九世纪中叶，这三支全部迁到处于则莫乡与深沟乡交

界处的圣轰莫居住下来。

翁坡一支的巴且比尼，娶一位住喜德尼波的罗洪氏族升尔

一支的罗洪拉波之女为妻。生下六个儿子。长子叫伍迁（注：

此“伍迁”与翁者家“伍迁”同名同姓，但不同人。）次子叫

伍达，三子叫牛牛，四子叫机机，五子叫阿牛，幼子叫木支。

大子二十六，幼子七岁时，两老口就相继去世了。他们六兄弟

相依为命，长子伍迁又当爹又当妈。二十六岁的巴且伍迁是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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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既聪明又能干的人，他在氏族内受到尊敬和称赞。在氏族

外，连靖边司令邓秀廷之侄子木迁巴爷也称赞他三分。所以，

木迁巴爷与巴且伍迁的关系很密切，亲如兄弟。

六兄弟中除了伍达的年龄与伍迁相差不大而外，小的几个

弟弟都还不懂事。伍达脾气古怪，经常无缘无故地纠缠伍迁，

伍迁对此不加理睬。因为伍迁想，他们已是没有父母的孤儿

了，当哥的应该替父母给兄弟们一点温暖。

伍达一天天长大，胆子也就一天天大起来，他便与社会上

的二流子混在一起，成天赌博，酗酒，家里的东西几乎被他输

光，喝光了。有一天，喜德尼波罗洪家有一成员死了，伍迁前

去吊唁，伍达不知从何处也跑来参加，在死者家里，两兄弟相

见了。当场，伍迁教育伍达，不要跟着那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

了。而伍达也反唇相讥。后来，伍达被伍迁带回了家。到家

时，四位小弟见两个哥哥都回来了，就高兴地爬到伍迁肩上戏

耍。可伍达在一旁愁眉苦脸，责怪伍迁不该带他回来，深一

句，浅一句，不堪入耳的话向伍迁骂来。伍迁顿时火冒三丈，

恰恰腰间带着一支手枪，便掏枪向伍达开了一枪，伍达中弹负

伤。见此情景，伍迁立刻感到悔恨不已，于是，调转枪口，对

准自己的胸口，正要开枪时，被他家的几个呷西拉住了。当

时，伍达中弹后，才领悟到自己的过错，但后悔已来不及了。

此时，他知道自己已命在旦夕，而大哥也因悔恨而寻死觅活。

在临终前再三地对伍迁说：“伍迁，如果我有三长两短，你千

万不能抵我一命。这事完全怪我自己，也是上天的旨意，如果

你也死了，那几个弟弟就无依无靠了，你千万不能抵我一命

啊！”过了两天，伍达就断气了。后来，伍迁又要寻机自杀，

被人发现了。大家把他绑起来，让人守着，不让他自杀。同

时，我们住喜德的茨布小氏族的全体成员召开了一个集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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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该怎么办？结果，大家都不愿意让伍迁抵命。这事传到喜德

拉克，住喜德拉克的巴且尼哈、巴且拉图 吉克等骑马赶来，

以巴且氏族的“苏依”的姿态命令道：“如伍迁不抵命，那巴

且家先祖定下的规矩就从此失效了，我们对得起我们的祖先

吗？”便打（杀）鸡念咒：“如巴且伍迁不抵巴且伍达的命，

那就 ⋯”说完便走。我们茨布一支的成员在两头为难时，伍

迁之舅罗洪拉坡瓦诺带一帮随从赶来说：“世上的任何一个

人，一半是属于父亲的，一半是属于母亲的，既然伍迁是我罗

洪家的外侄子，我就有权把他带走。不抵命，没关系，我们罗

洪家没有这条规矩”。伍迁不愿走，其舅便硬把伍迁绑走了。

关于这事，邓秀廷之侄子木千巴爷也不同意伍迁抵命，并在其

中加以调解。后来，过了一年多，罗洪家才把伍迁送回来。这

样，伍迁就没有抵命了。

翁坡一支从伍迁，吉思一支从达日、翁者一支从我爷爷阿

体自圣轰莫迁到了现今的深沟乡落发村。翁者一支最先迁来，

过后是吉思一支，最后才是翁坡一支，这一支在落发村只住了

一至三代人。

迁到深沟落发村罗罗关时，伍迁已是个大名鼎鼎的人了，

他依靠木千巴爷，扩充自己的势力，掠取财物。简直和年轻时

判若两人了。有一次，我弟古署（记录者之父）和他俩人一起

上街，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一位从越西来的人问他俩：“两位

大人，巴且伍迁在不在街上？”伍迁抢先问：“你问他干啥？”

那客人道：“听说他常在街上抢劫人家的财物，如他在，我就

不走了。”伍迁一听这话，高声吼道：“巴且伍迁不是我是

谁？今天遇上老子，没你的好日子过”说完，掏出枪推上两颗

子弹，就要朝那人开枪。站在后边一直没有开口的古署抢上前

来一把拉住他，厉声谴责他：“收敛一点，人家远道而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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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随便欺侮吗？”于是伍迁作罢不出声了。虽然伍迁的年龄

比古署的大，但是论辈份，古署属伍迁之爷，所以伍迁对他还

是尊重的。那位客人见状，连忙说声“谢谢！”就走了。据说

当时，越西那边来的客人，走到小相岭丫口时，都要先打听巴

且伍迁在不在家，以免遭抢。

落发村罗罗关住着一家果基氏族的人，男主人叫果基阿

根，有一子一女，女儿叫果基吉玛，自小许给一黑氏家族。然

而伍迁经常与她在一起，天长日久，逐渐爱上了她，依仗自己

的势力，伍迁瞒着果基家和黑家，硬把吉玛抢到自己家里。后

来吉玛也同意嫁给伍迁。为此，吉玛的哥（大来）嫂（巴且莫

阿牛）经常责骂她，说她缺德没教养。有一天，嫂子巴且莫阿

牛大骂了吉玛一顿，她的哥哥对此视而不见，羞辱之极吉玛上

吊自杀了。此事传到伍迁耳里，顿感心如刀割、怒发冲冠。于

是，他赶走了果基大来一家（逃往越西），霸占了他家的财产

和田地。

后来，伍迁娶了一位瓦札氏族俄足朴助一支之女为妻，生

有三子一女。大儿子伍若八岁那年的一个夜晚，果基大来之侄

子果基使切组织了十余人，秘密潜入伍迁家寻机报仇，他们

用斧头劈了伍迁两斧，伍迁当场昏了过去，他们以为伍迁已经

死了，匆匆抱起伍若、迟若就跑了。当时，伍迁家有个叫索隶

阿牛的女奴急忙跑出来叫人，当时我们拿枪前去追赶，可是已

经无济于事了。他们跑到则莫时，伍迁之舅罗洪瓦若也拿枪追

赶他们 ，连开了几枪 ，只伤了对方几人 。却说伍迁并没有死，

第二天就醒过来了，只是上嘴皮此后一直留着一个大伤疤。

据伍若、迟若两人回忆，果基家对他俩实在太凶恨了。每

天都让他俩不停地干活，如放羊、放猪、抱娃娃；吃的也孬，

经常挨饿。不到半年，他俩被分开了。伍若、迟若在果基家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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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生活了一年，果基家才答应巴且家出钱换回伍若、迟若。

伍迁对家里的呷西、阿加也是较残忍的。他曾害死了两个

呷西，其中一个是把男人杀了，卖了他的妻儿，弄得这家家破

人亡。

伍迁在凉山民主改革时，被民兵捕去斗争。送到普格喜联

年劳改期满，回到农场劳改。 落发村，与久别二十多年的

儿女，从没见过面的 媳，孙儿孙女团聚。于 年（七十多

岁）病逝。伍迁长子巴且伍若娶了一位果基氏族拉比一支之女

为妻，生有三子，伍迁的次子巴且迟若娶了一位果基氏族苏图

尔苏一支之女为妻，生有二子一女，伍迁的幼子巴且康铁娶了

一位瓦札氏族莫格尔工一家之女为妻，于 年底结婚；伍迁

的女儿巴且作使莫，嫁到冕宁大桥区洛伍家，生有二子。

关于茨布吉思一支，达日、曲拉两父子比较出名。达日一

代从圣轰莫迁到落发村，茨布家迁到落发村的这段时间，有三

十多个身强力壮的男子，其余各黑彝氏族都很羡慕。达日之妻

是一位果基氏族人氏，由于结婚早，达 日只比曲拉大十八岁。

曲拉的妻子也是果基氏族比尼阿芝一支人氏。曲拉生有二女一

子，长女嫁到越西果基家；次女嫁到冕宁罗洪家；幼子叫巴且

吉克，娶了一位罗洪氏族之女为妻。吉克 年病逝，亡年不

足四十岁。吉克留下一子一 年女，女子巴且作姑于 月，

吊颈身亡。吉克之妻转嫁给巴且瓦若，现有一子，五周岁。

深沟这地方，地处横断山脉东部，乡的两边是高山，两山

之间夹着一条二十公里长的峡谷。谷中有一条大河，谚曰：“三

百六十年，大河要改一次道”。虽然不是三百六十年，但是这大

河据我所知已改过两次道。大约一百多年前，这地方两边山坡，

乃至中间的峡谷都是一片大森林，常有虎、豹、狼、熊、野猪、

野兔、麂子、獐子等野兽出没于森林间。谷中是一条古老的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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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当时连结四川南北的交通要道，谷中有一个小驿站，叫

做“等相营”，后来发展成为小街市，市外围有城墙。走完峡

谷，便是与越西交界处的小相岭山脉，岭上的山坳里有三个冰

积湖。关于它们，有个美丽的传说：在远古的时候，有一家

人，有十个儿子，个个身强力壮聪明能干。他们十兄弟带着本

族的男女老少，打猎、开垦荒地种植荞麦，于是他们这个部族

富裕起来了。可是天宫家知道了这件事，认为这个部族的富裕

对他家来说是件祸事。所以招集天兵天将消灭了这个部族，最

后，这个部族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她无依无靠，四处流浪，经

过小相岭时，掉下了三滴泪水，由于太悲痛，三滴泪水变成了

三个大湖。

在峡谷的森林里，有一些平坝，住着西番族，至今还有一

些西番族的坟墓的遗址，这些人几乎都是活埋的。西番族迁走

后，古侯部落的黑诺伙氏族迁来住了一段时间，同时迁来了一些

汉族，直到解放后才陆续迁走。现在，等相营还有一个村的汉

族。黑氏族走后，我们才迁进来的。我家迁进时，住有一家罗

洪氏族、几家果基氏族。深沟足呷住着瓦札氏族的俄足村肋一

支；落发村还住着巴且氏族吉石 阿木 拉日一支的翁曲

一支；深沟则吉村住着吉石 约沙的曲拉 声足一支；深

沟小村住着一家果基氏族。

茨布翁者一支就是我们这支。相传，翁者有两个儿子，长

子是我们的祖先斤博，次子是啥名我已忘记。其后裔解放前还

有两家人，名叫巴且约拉日、巴且约拿日。后来，两家人都得

伤寒病死了，绝了根。我的爷爷阿听，居于则莫时，比较富

有。他的母亲是一位罗洪氏族比苏无依一支人氏。爷爷从则莫

迁到圣轰莫以后只住了六、七年，就迁到了落发村。从则莫迁

走时，把土地卖给了自属白彝迪日氏族人家。当时，爷爷白



第 17 页

彝、阿加共有一百户左右，大部是迪日和依火氏族，有几家留

居则莫，其余的迪日、依伙都跟随爷爷迁到落发村。

爷爷迁居落发村的时候，家里所有的金银都拿出买地了，

有的是耕地、有些是荒地、有的是森林。爷爷发动所属白彝、

阿加、呷西开辟了很大一片荒地，用来种荞麦、大麦、洋芋、

园根等作物，后来在此基础上，又开辟了一些荒地。

我爷爷阿听之妻是罗洪氏族阿木阿勒一支人氏。生有两

子，长子是我生父，叫依达，次子叫依里。父亲先娶了一位朱

尔氏族之女，生有二女一子，大姐巴且牛牛，嫁到则莫朱尔

家，后来朱尔家被邓秀廷所迫迁居木里县，我大姐也就跟着去

了，现她的两个女儿还在木里县，都嫁到罗洪家，现在她们都

老了。二姐巴且甲甲，嫁到冕宁河边罗洪氏族俄角朴地家，现

已没有后裔了。我哥巴且古哈，二十一岁就得伤寒病死了，有

一个儿子，即巴且达尼，现在金阳县公安局工作。我的叔父巴

且依里，娶了一位罗洪氏族俄角朴地（住冕宁河边）一支之女

为妻。就是我的生母。伯父有两个女儿，老大即有四姐巴且呷

呷，先嫁到罗洪氏族阿木阿勒一家，后来转嫁到瓦札氏族莫格

尔工一家。现已七十四岁，住喜德贺波洛，无子女；老二即我

五姐巴且伍呷，嫁到本村果基氏族家。生有二子，长子和她本

人，在 年困难时期饿死了。次子叫果基拉洛，现住在石棉

县。

听说，爷爷阿听去世后，我家就没有像往日那样平安幸福

了。爷爷死后不久的一天，伯父依里与一个呷西上山放羊，遇上

约沙一支有矛盾的了与巴且吉石 罗洪氏族俄角朱朱一支的

两个人。俩人知道伯父是巴且，便开枪打死了伯父。此事不到

一年，则莫朱尔氏族所属白彝的一个女儿，许配给落发村的翁

姑家。由于男的长得丑，女的不肯前来。因为我父亲的前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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